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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间，小暑就要到了。乡谚

说：“小暑到，绿豆俏。”小得不能再小的

绿豆，一袭绿装，清幽素雅，让人看上一

眼，就会心生怜爱。

成熟后的绿豆荚，看上去乌黑如

炭，荚中的内膜，却洁白如雪，籽粒更是

青绿如玉，可谓一豆占三色，颇有“豆里

乾坤大，一豆装日月”的禅味。

一把青意盈盈娇小玲珑

的绿豆，可入馔，亦可入

药，用途极广，或熬制

成粥，或擀碎为瓣沏

茶，或泡水生芽，或研

磨为面，或去粗成

粉，经过巧手烹

饪，调配成三餐

茶饭。

鹰城民间，流传着“小

暑喝碗绿豆汤，清热解毒赛仙方”

的俚语。绿豆性寒，是消暑止渴、清胆

养胃的好食材，在“小暑大暑，上蒸下

煮”的炎炎夏日，常被乡人熬成绿豆汤，

简称豆汤。至于清水煮绿豆，不能称作

汤，乡间谓之绿豆茶，又名豆花儿茶。

凉水下米，滚水下豆，是老百姓总

结出来的生活诀窍。熬绿豆汤、煮豆花

儿茶，水不滚不能下锅，否则个别绿豆

煮不烂，咬一口，咯嘣响，且有很大豆腥

气儿。因其煮不烂锤不扁砸不碎，吾乡

俗称铁豆，又叫哑巴豆、贼豆。

水滚之后下绿豆，先大火猛攻，再

小火慢煮，等开了花儿，倒入面糊，滚几

滚，盖住锅盖，焖上些时，就能喝了。煮

熟后的绿豆，开出了黄绿色的小花儿，

其色其状，和绿豆秧上绽放的小花颇为

相似，观之食之，不得不感叹自然的神

奇和植物的神秘。

旧时吾乡，老辈人经历过饥馑年

代，穷怕了，也饿怯了，心里总想着，把

绿豆豇豆囫囵个煮煮吃了是糟蹋粮食，

也太浪费，添上几瓢水，做成一锅饭，才

算节省，会过日子。在我幼时，不少人

家蒸馍时，都会抓把绿豆丢锅里，馍熟

了，绿豆也煮烂了，顺入一勺面糊，就是

一顿餐饭。

找对方法，才能做对事情，熬绿豆

汤，亦是如此。若不得法，煮时间久，费

柴火不说，汤色还发红发浑，不好看，也

不好喝。

熬绿豆汤，各有各的门儿，就像屠

户杀猪，各有各的杀法。早年我在乡村

学校教书时，一位同事熬绿豆汤，总是

先把绿豆放入茶瓶里，倒上开水，塞紧

瓶塞。等绿豆捂得膨胀变软，再丢锅

里，很快煮烂。

绿豆金贵，吾乡煮豆花儿茶，都是

半锅水，一把豆，咕嘟嘟煮成一锅茶。

小暑时节，祛火败毒的豆花儿茶是农家

最爱，乡民劳作归来，家人早把一大碗

豆花儿茶放凉，摆在桌上，进家捧起粗

瓷碗咕咚咚一通畅饮，浑身上下滋润舒

坦。茶喝完了，碗底还沉淀着星星点点

的豆花儿，端起碗，一仰脖，豆

花儿蹦跳着落入口中，使

劲嚼上几下，甜中带香，

余味悠长。

绿豆瓣儿是庄户人

家常备的夏令祛火之

物，泡出来的茶叫作豆

瓣儿茶。所谓绿豆瓣儿，

就是把绿豆摊在案板上，

用擀面杖擀成碎末，也可将其

放入蒜臼中搉碎，连皮带仁装瓶备

用。绿豆清热之功在皮，解毒之效在

仁，外面那层薄薄的包衣，唤作绿豆衣，

具有比绿豆仁更强的清热作用，是绿豆

瓣儿里不能少的一样东西。

夏日天热，胃口差，加上晚上蚊子

咬，休息不好，容易上火。乡下人自有

祛火良法，不用找郎中看，也不用包药

吃，只需搲两勺绿豆瓣儿，倒进碗里，冲

上滚水，盖盖捂焖，等清水泡的绿莹莹，

豆瓣儿烫的面蛋蛋，先喝水，后吃豆，动

作连贯，一气呵成。

从小到大，我一直保留着喝豆瓣

儿茶祛火的习惯，效果很好。我也将

此法推荐给朋友，加班熬夜的时候，乏

了累了，喝杯豆瓣儿茶，清热祛火，还

能提神。

老话儿说：“小暑吃三白，不怕热魔

来。”吾乡的三白，第一个就是绿豆芽

儿，剩下两个是冬瓜和大蒜。一把绿豆

泡几天，遇水长成绿豆芽，身份由豆类

粮食变为芽菜时蔬，不只是营养和口

感更好，关键还保留了绿豆清热解毒

消暑的本色本味。幼时，祖母教我唱

过一个叫《豆芽经》的童谣儿歌，时隔

四十年，我仍没有忘：“豆芽经，豆芽

经，一天三遍用水冲。冲哩豆芽起明条

（方言，即长出嫩白明亮的长条），长长

短短过金桥。过去金桥慢慢挪，金童玉

女来接我。接一程，送一程，送到锅里

掌油烹。”

老日子里的村庄，农家生绿豆芽

儿，多用瓦盆当容器。头天晚上，捧些

绿豆，挑出霉豆，淘洗干净，滚水烫下，

放入盆中，浇上清水，浸泡一夜。第二

天，将笼布或毛巾浸湿，盖在绿豆上，起

遮光作用。每天三次往绿豆上冲水，

水要浇透，最好浸泡三五分钟后，控出

水分。

绿豆喜温耐热，见水就胀，先是裂

口露白，随后生出豆芽儿。等绿豆芽儿

长至拇指长短时，另找一个瓦盆倒上

水，或搬来一个石块，压在豆芽儿上，促

使其朝粗壮方向长，而不是只往长处

蹿。豆芽儿一天天发育长大，压在身上

的瓦盆，也要跟着添水，增加重量。豆

芽儿天生爱干净，不能用手在盆里来回

翻搅，一有汗液沾染，就会腐烂变质。

过上几天，等绿豆芽儿一头发出叶片，

一头长出须根，看上去白亮亮嫩生生，

就算长成了。

诸多芽菜中，绿豆芽儿因清脆爽

口，四时皆宜，备受乡人喜爱。庄稼人

吃绿豆芽，以焯水后生调凉拌和炝锅清

炒居多，也可作为汤面条的随锅菜或捞

面条的配菜。焯过水的绿豆芽儿，加入

油盐，凉拌而食，口感清脆，还可醒酒。

也可将韭菜、菠菜切断焯水，与绿豆芽

儿一起凉拌，绿白相间，口感清新。

醋熘绿豆芽儿是经典的农家小炒，

炒时需用大火，先将辣椒、花椒等放入

油中炝锅，待油温升高后，倒入绿豆芽

儿，迅速爆炒，撒上盐，浇上醋，即可出

锅装盘。这道菜爽口开胃，酸辣好吃，

既能下饭，又能下酒，卷在烙馍里吃，风

味更独特。

豆类作物很有意思，出油的豆不出

粉，譬如黄豆、黑豆等；与之相反，出粉

的不出油，譬如绿豆、豌豆等。从绿豆

身上提取出来的淀粉，叫作绿豆粉，乡

间常用来打凉粉。

绿豆凉粉的颜值极高，温润如玉，

细腻滑嫩，宛如一位清丽可人不施粉黛

的村姑。凉调绿豆凉粉，适合夏天吃，

从凉粉坨儿上割下一块，切成细条，倒

入盆中，浇上调味汁水，淋些小磨香油，

一人扒拉一碗，找个凉快地方，吸吸溜

溜，吃上一气，浑身暑热尽消，香气弥漫

唇齿，凉意直抵肺腑。秋冬天吃绿豆凉

粉，多是铁锅油煎，加入作料，配上蒜

苗、辣椒等菜蔬，油烧热了，往锅里一

倒，煎好这面，翻个身，再煎那面，待通

体微黄，油光发亮，即可出锅。绿豆凉

粉煎着吃，软香适口，滑溜筋道，占尽了

色香味。

在吾乡，麦子是主粮、细粮，磨成的

面是白面、好面；绿豆是粗粮、杂粮，绿

豆面自然就是杂面、黑面。旧时乡间，

农家把拾掇干净的绿豆，放进石磨磨成

面，以弥补白面之不足。

纯绿豆面和成的面团，有些发黏，

擀成面条，下锅煮熟，硬撅撅的，豆腥气

很重，也不好吃。不少人家磨面，都是

把绿豆掺到小麦里，磨成两杂面，也叫

两掺面。用这种面擀出来的面条，具备

了这两种粮食的优点，既硬实劲道，又

味美好吃，无论是吃捞面条，还是汤面

条，都别有一番风味。

吾 乡 的 风 味 小 吃 芝 麻 叶 绿 豆 面

条，就是用这种两掺面做成的，绿豆面

条浸透着绿豆的自然清新，芝麻叶沾

染着芝麻的浓郁香气，在物质匮乏的

年代，曾经给少油缺肉的寡淡日子带

来了几丝亮色，是百吃不厌老少皆宜

的好饭食。

小暑喝碗绿豆汤
◇ 梁永刚

偶到乡间，看到乡人正在细细

淘麦，准备拉去磨面。一粒粒麦子

饱满可爱，挤挤挨挨，不禁让我想

起过去那焦麦炸豆的收获时节。

进了五月，从南方跨越千山万

水而来的热风一吹，麦子便悄悄地

黄了。

从南向北，由绿到黄，先是尖

尖的麦梢，再是茁壮的茎秆。当风

自由地奔跑过整片华北平原时，中

原大地最要紧的“麦天”就来了。

金 色 的 麦 穗 一 株 株 靠 在 一

起，麦芒精神抖擞地站立，仿佛是

麦穗的卫士。一眼望去，分明是

宁静的田野，却仿佛能听到麦穗

热烈的喧闹。

麦熟一晌，贵在争抢。太阳一

晒，麦粒中的胚乳便逐渐硬化，当

麦子沉甸甸缀在穗上时，就如同向

农人吹响了无声的冲锋号。若是

慢上一步，麦穗熟透炸开，麦粒落

入泥土，就收不回来了。天气也是

原因，夏天的雨来得雷厉风行，一

场大雨下过，温度、湿度高，麦子好

似被放入露天温室，便会发芽。这

等利害，就连树梢上的布谷鸟都知

晓，拍拍翅膀，落在枝叶间嘹亮地

叫：“割麦割谷，割麦割谷！”

紧 张 的 夏 收 这 便 拉 开 帷 幕

了。曾几何时，农人收割成熟的

麦穗，靠的是一把把磨得雪亮的

镰刀，靠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男

女老少齐上阵。离得近了，你便

能听到镰刀割断麦茬时的嚓嚓声

不绝于耳。取之于地，用之于地，

去岁的麦秸在一双双巧手下编成

草帽，为今朝的劳作投下一片小小

的庇荫。古时把黄色分为“禹余

粮”“田赤”等，字里行间都与土地、

粮食有关，或许是从麦穗中汲取的

灵感吧。

烈日烧作白焰，碧空万里无

云，田野间麦穗的黄色深浅不一，

麦田成了油画，蓬勃向上的生命

力织在一起。农人晒得黑红的脊

梁俯下去，透明的汗珠滚滚而下，

浇灌着辽阔的黄土地。铁凝曾在

《麦秸垛》里说道：“男人女人们的

腰朝麦田深深弯下去，太阳味儿、

麦 子 味 儿 从 麦 垄 里 融 融 地 升 上

来。”这是整个华北平原刻在回忆

里的场景！

时代更迭，靠着一人一镰刀的

收割方式已成了过去式，联合收割

机取而代之登上历史的舞台。追

寻着麦熟的步伐，一台台大型农机

成队、成列，铸成钢铁洪流的队伍，

向北方逐步推进，揽下收割的重

担。农人也早已做好迎接的准备，

不需再四处奔波，基于互联网平

台，足不出户便能与操作手联系，

约定好收割时间和地点。

两三台收割机下到地头，在田

间你来我往、争分夺秒，饱甸甸的

金黄麦粒便躺在麦舱里。回到地

头，黄澄澄的小麦便争先恐后地淌

出，飞流而下的是灿金瀑布，家家

户户都会有这样的喜人胜景。

仓廪实，天下安。金色的麦

浪，奏响的是乡村振兴之歌。

仓廪实 天下安
◇ 李开元

张水木，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

系文物博物馆学专业，曾任平顶山

博物馆馆长、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

局长，现为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三级调研员、副研究馆员。

曾参与郑州郑韩故城、三门

峡虢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等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考古

发掘工 作 ；组 织 实 施 了 平 顶 山

市夏文化考古调查和平顶山市

旧 石 器 时 代 考 古 调 查 项 目 ；参

与 发 现 叶 县 余 庄 、鲁山仙人洞、

汝州温泉等重要遗址；组织实施

的平顶山博物馆第一个基本陈

列——“鹰城古韵·平顶山历史

与文化陈列”获全国博物馆十大

精品陈列。编著有《鹰城古韵——

平顶山历史与文化陈列》《神火窑

功·千年一梦——鲁山段店窑陶

瓷精品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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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瓷器从开始产生，就以

青瓷的面貌呈现，一直延续到东

汉时期成熟青瓷的出现，没有发

生质的进步。即便在成熟青瓷出

现后的几百年里，一直到隋代，青

瓷依然没有发生跨越式发展，到

唐代才出现了明显进步——越窑

将青瓷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出现秘色瓷，但是在釉色呈现、制

作工艺、审美取向、烧造方式等方

面仍留下提升的空间。到宋代，

随着以汝州地区段店窑、严和店

窑、东沟窑、黄道窑等为代表的青

瓷的崛起，使青瓷工艺和产量超

越了当时其他任何一个瓷器种

类，清凉寺汝官窑、张公巷窑的青

瓷产品更是将成型制作、烧造技

艺推向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釉色掌控和审美境界上空前绝

后，成为青瓷的天花板，以后时

代，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全国有唐宋古瓷窑遗址类国

保单位约 76处，河南和浙江均有

12 处，并列瓷窑遗址国保最多的

省份。我市有 5 处，省辖市中数

量最多，其次为景德镇市（4 处）。

我市 5 处分别为：鲁山段店瓷窑

遗址、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和

汝州张公巷瓷窑遗址、严和店瓷

窑遗址、东沟瓷窑遗址。

我市有 3 个窑口具有皇家背

景，分别为鲁山段店窑（2017年中

国古陶瓷学会年会结论：唐代鲁山

段店窑具有贡窑性质，不排除在段

店发现另一处汝窑的可能性）、清

凉寺汝官窑、张公巷瓷窑（北宋官

窑）。宋代五大名窑，我市独占其

二，分别为宝丰清凉寺汝窑和汝州

张公巷瓷窑（官窑性质的结论无争

议，年代争议存在，2004年古陶瓷

学会年会大多数专家认为，张公巷

窑就是北宋官窑，部分学者保持了

谨慎态度，但是没有否定）。另外，

我市郏县黄道窑因烧制花瓷，特别

是钧瓷产品极其精美，也极负盛

名。我市古瓷窑从唐代兴盛到元

明衰落，在中国制瓷史上占据重要

地位长达700多年，除我市外，全国

只有浙江有这样抢眼的表现。

目前，国家文物局共公布了 3

批 195 件永久不能出境展览的文

物，其中，陶瓷类 37件，根据现有

信息可以判断，出土或者生产于

河南的共 8 件（列全国第一），平

顶山占 5 件（列省辖市第一），分

别为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鹳

鱼石斧图陶缸、收藏于北京故宫

博物院的唐鲁山窑黑釉蓝斑腰鼓

和北宋汝窑天青釉弦纹樽、北宋

官窑弦纹瓶、北宋官窑贯耳尊。

有 3家国际知名博物馆的镇馆之

宝为出土或者生产于我市的陶瓷

类文物，分别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的鹳鱼石斧图

陶缸，台北故宫博物院十大镇馆

之宝之一的汝窑水仙盆（也是十

件镇馆之宝中唯一的瓷器），河南

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之一的汝窑

天蓝釉鹅颈瓶。

此外，就唐宋时期古瓷窑口

数量（68处，汝州47处、宝丰8处、

郏县4处、鲁山4处、石龙区5处）、

质量（5 处国保）和产品影响力（3

个国家顶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来说，均可以证明我市在唐宋时

期是全国制瓷业中心，代表那一

时期全国制瓷业的最高水平。

鲁山东北有镇，名曰梁洼，镇域内，

山水不亮，“两黑”冒尖：一煤一瓷。撇

开地下的乌金不说，咱单说瓷。一千多

年前，段店所产鲁山花瓷，启开了由低

温之陶到高温之瓷的窑变，成为大唐的

一朵璀璨之花，连玄宗也爱不释手。它

黑底蓝斑，光芒幽邃，星空迷离，然其总

是环绕在宫廷，清供在官宦之家，历史

深处，鲜乎飘进炊烟袅袅的农舍，又遑

论熏染稼穑，将养普通人的一日三餐。

阳春白雪之物，难免曲高和寡。因了瓷

根深扎，一朵花败了，再开一朵，段店北

去十余里，梁洼的粗瓷，明代以降，款款

走进千家万户，激荡起生活的浪花，温

润了贫苦的日子。

懵懂之年，我曾迷惑，家中屋角床

下，灶间厕间，怎会那么多瓷缸瓷罐？

这些个东西，相貌粗陋，缺乏手感，死沉

死沉的。它来自何方？怎会盘踞？及

至渐大，随父北去三十里到梁洼拉煤，

方悟，那里乃粗瓷之源。

一入梁洼，但见一街两行，随地摆

放的尽是缸罐坛盆，倒扣着的，侧歪着

的，齐整整的，杂乱无序的，黑压压一

片瓷的海洋。一镇的繁华，一镇的热

闹，一半在煤，一半在瓷，瓷土瓷烧，围

着镇转。我曾奇迷，这儿的人，怎会不

种庄稼，却种出如许之瓷？记忆里，这

一生，和父兄去梁洼用架子车拉煤有十

来次吧，每次返家，沉重的煤车上，总要

摞一两件瓷器，不是缸，就是盆，不是自

用，就是捎给亲邻。货源地买件笨瓷，

能便宜三五毛钱，可节约下一兜盐呢。

不单本地人拉煤捎瓷，那些年，豫

西南南阳、豫南周口驻马店乃至皖北界

首一带，迢迢数百里远，都到梁洼拉煤

捎瓷。来回一趟，十天半月，累得够

呛。吾村东三里，即是去往梁洼的马

路，天天车水马龙，尘土飞扬。家家需

瓷，诞出“卖窑货”一业。卖窑货的，非

比卖日杂百货的货郎，货郎担飘轻，窑

货担压人。无论箩筐装盛，还是粗绳裸

拴，一副肉肩承起，一双茧脚迈开，过沟

越坎，游走叫卖。“窑货客，卖窑货，一肩

肩来两大坨，吭哧吭哧趔趄着。”几句民

谣，几多艰辛，几声叹息。背孜曾有一

客，肩挑大缸，前往汝阳去卖，爬山时，

腿一软，前缸磕在石上，烂了，扁担一

翘，后面的那口缸滚落山崖。他下到崖

下弄缸，又摔折了一条腿。没了生计，

这人郁结于心，大病一场，瘦作了皮包

骨头，撒手而去。是故，众乡亲深知窑

货客的艰辛，买货时，一般不讨价还价，

卖窑货的说几个算几个。

我曾多次到梁洼的窑场探看，多见

作坊在前，窑炉在后。偌大的作坊，泥

堆满了山案，搓泥的，搬泥的，转轮的，

制坯的……一个个摔泥摔得山响，玩泥

玩得溜顺。泥的世界里，一群玩泥的

人，乐此不疲。天热天冷，一身溜光，一

身臭汗。术业有专攻，捏缸的称缸匠，

捏锅的叫锅匠，捏瓮的谓瓮匠，捏盆的

是盆匠。称一声匠，那是最高奖赏，活

在世上，人就值了。捏匠不用抬头，拉

一腔“悠”，两三米远处，轮工把轮，石盘

慢转；喊一声“搅”，轮盘飞动。石做的

旱轮，轮杆上的铁尖嵌入石内，天长日

久，竟把石轮嵌成了一盘蜂窝。那泥条

泥筋在匠工手中，省了雕镂，删了繁缛，

弃掉纤弱。粗削细捏，捏出的多是大物

件。一口大缸，重过百斤，打作三截，无

缝衔接。虽谓粗瓷，釉滴不是那么厚，

釉层不是那么肥，看上去，都憨头憨脑

的，一个个缩着脖子，鼓着肚子，却有着

高粱花花的纯朴，深受耕农的喜爱。

说来，最苦的是泥工，最累的是烧

窑匠。待这些庞然之物移入窑内，大套

小，缸套坛，支钉支好，层层摞起，窑火

一点，那就全看烧匠的火艺了。粗瓷与

精瓷，制作有别，烧艺相同。三天五天，

日夜不眠，先是文火慢升，接着烈火紧

攻。升温太快，泥胎会崩裂，甚至把窑

憋塌。窑炉内，火龙四窜，火舌遍舔，施

温得均，要不然，外焦里生，就成了“哑

货”，烧匠的脸就丢大了。所以一生火，

烧匠就候在炉口，星星睡了，他也不敢

睡，那颗心，提溜溜的，一直悬着。实在

太困，打个盹，眯几眼，隔一会儿，就得

唤醒，看火添煤。火候的把控，那是头

发尖上一点点儿的劲儿，容不得半丝闪

失。只有火住窑凉，打开窑门，看到齐

刷刷的釉亮呈在眼前，一颗坠着的心才

会落下来。

梁洼街南有一村，名唤缸窑村。村

的得名，不用想。遥想当年的段店，烧

出来一窑货，没有放凉，就让官府兜

走，没得百姓的份。话说回来，段店的

瓷，精雕细琢，器型又小，百姓用不起，

也不实用。实用的，就是这憨憨的粗

瓷。鲁山最早的一部志书是明嘉靖县

志，上载：“县东北桃花店迤西，因土宜

陶，故立窑数座，烧石冶瓮、罂、瓶、缶

等器，以利民用。”桃花店，即今梁洼，

县志所记，即粗瓷烧制。清雍正年间，

有铺司强梁科派，勒索匠工，金青天还

出台禁令，革除陋规，严惩盘剥窑商

者。大集体时，缸窑村往北，东西南北

四道街，几十个生产队，有百余座窑

炉。林立的烟囱，弥漫的烟雾，把云彩

遮了，让鸟迷失了方向。街面上，卖肉

的，卖菜的，烟酒店，布匹店，一见泥腿

子，笑脸相迎，恭敬有加，不怕这些玩

泥人兜里没钱，尽管赊。

而今，瓷的烧制，由煤而气而电，

粗瓷渐行渐远，渐趋退出生活。打个

颠倒，今日的烧匠，已不比捏匠。只

是，梁洼街中街外，还遗有多座碉堡似

的窑炉。那废弃的窑堆上，风吹草摇，

似还在诉说昔日的辉煌。沿街转转，

你会发现，好多人家的菜园子，是用

缸围的篱笆；院墙的墙头上，一层又

一层，是用烂缸片叠摞而起；家家院

里，还闲置着那么一口缸，两个瓮，三

个坛。留下的这一件两件粗重的陶

瓷，那上面，有父祖的指纹印痕，有无

限的乡愁记忆。再看墙根下，眯眼晒

太阳的几位耄耋老人，保不齐，就是当

年响当当的捏匠“李”、烧匠“刘”。

匠工衔泥烧粗瓷
◇ 袁占才

宋代青瓷：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 张水木

人物名片

梁洼粗瓷 资料图


